
远在上海的战友叶国强，是我
的好友，我习惯叫他阿强。前不久，
他忽然打来电话，嘱我快写一幅字，
他要带去参加一场重要的斗蛐蛐比
赛。我问写什么，他说就写“勇战三
秋”四个字，还特别交代，笔墨要刚
劲有力，气势务必夺人！

去年海军节，我们回舟山群岛的
老部队聚会。酒过三巡，他翻出手机
里的蟋蟀照片给我看：只见一只深褐
色虫儿静伏竹罐，须子直挺，精神头
十足。他说，这虫儿名叫“紫头”，是
他的“战神”。说起“紫头”的英勇，阿
强满面红光，自豪之情溢于言表。那
次见面，他向我讲得最多的，便是养
蛐蛐、斗蛐蛐的诸多趣事。

我太了解阿强了，这人只要认
准一件事，就非得干出个名堂来不
可。他哪里仅仅是在“玩”？他分明
是把时间揉碎了，将那些细碎的美
好，一点一滴地，都灌注进了对蛐蛐
的欣赏、爱护与陪伴里。

其实，阿强待虫如此，待人更
甚。在部队时，战友汤奇曾帮过他，
他记了几十年。去年舟山聚会，他听
闻当晚恰是汤奇生日，便悄悄订了蛋
糕。当《生日快乐》的音乐响起，服务
员端着蛋糕出现时，汤奇惊愕不已，
看着烛光，抹起了眼泪。阿强自己也
红了眼眶，满座战友无不为这真挚的
情谊动容，掌声久久不息。

有人说阿强“活得太愣”，可偏
偏许多人遇事总想找他聊聊，听听
他的主意。因为大伙知道，阿强听
真话，付真心，从不虚与委蛇。他凡
事拎得清，只要能帮上忙，必定倾尽
全力。

如今，阿强也退休了，头发白
了，身子骨却还硬朗。阳光照在他
脸上，皱纹里都透着坦荡。他把退
休日子过得闲适而惬意。书房里常
飘着蜜蜡的暖香，混着老扇子扇动
时带起的纸墨气息。窗台上那只紫
皮葫芦里，仿佛还藏着去岁的秋
光。他喜欢坐在摇椅上，指尖摩挲
着蜜蜡的纹路——经年累月的盘
玩，已让那抹鹅黄泛出温润的包浆，
像是把所有时光都攥在了手心里。
偶尔，他拿起那柄竹骨扇，扇面上是
幅浅淡的水墨兰草，扇柄轻摇间，连
风都带着同主人一样慢悠悠的节奏。

秋凉渐至，书房里便添了几分
热闹。桌角的瓦罐里，是他新挑的
蛐蛐，黑亮的身子，叫声脆生生的。
阿强不常与人相斗，多半是在傍晚，
就着台灯的光，掀开罐盖，看蛐蛐在
里面腾跃，听那鸣声撞在木窗上，又
轻轻弹回耳边，心下便是一片安恬
静谧。窗下的鱼缸里，几尾热带鱼
拖着斑斓的长尾悠然巡游，水纹漾
在墙上，与台灯的光晕交织，恍惚
间，竟像是把一小片热带的生机，圈
在了这方寸天地。

平常日子里，阿强活得像一片
拴不住的云。上海的老房子里还留

着他的蛐蛐罐，杭州新家的窗外就
能望见西湖的远山。他从不赶时
间，行止随心——今天还在上海弄
堂里买生煎，和邻居阿姨闲话家
常。明天可能就背着包到了杭州，
清晨在西湖边散步，傍晚坐在茶馆
里品一杯龙井。他说如今交通方
便，高铁半小时便能跨城，他这不像
在两城间奔波，倒更像在自家的前
院与后院间闲庭信步。

旁人都羡慕阿强会享清福，他
却只是哈哈一笑，摆摆手不多言
语。我倒觉得，阿强不过是把日子
过成了自己真心喜欢的样子。不贪
慕热闹，不附庸风雅，只求一份自在
——想盘蜜蜡了就盘一会儿，想听
蛐蛐叫就洗耳恭听，想换个环境住
了，抬脚便走。这样的日子，淡如清
茶，却越品越觉余韵悠长。

我羡慕阿强的那股通透劲儿，
根源在于他骨子里的那个“真”——
真实性情，真心投入，真诚待人。在
部队时，他心口如一，退役后更是活
得真实，也比多数人更有分寸，更有
温度。如今，他依然靠着这份真性
情立世，虽偶有不屑者，但更多的
人，愿意与他为友。他说自己这辈
子，干的事无非“吃喝玩乐”四字。
我却觉得，他的“吃”，是用味觉记录
人间烟火；他的“喝”，是本色性情的
自然流露；他的“玩”，是借爱好敞亮
心境；他的“乐”，是“众人皆醉我独
醒”的澄明一笑。他说，人来世间一
趟，总不能白活。这不是玩物丧志，
而是活得敞亮，活得明白，活得坦荡
潇洒。

从阿强身上，我悟出一个人退
休后应有的生活态度。

别总以为来日方长，那常常是
高估了自己对生命的掌控，低估了
命运的无常。每一个清晨醒来，每
一次自由呼吸，都是生命的珍贵馈
赠。生活需要智慧，“活在当下”并
非消极享乐，而是一种积极的生命
姿态。定期体检，适度社交，莳花弄
草，遛狗逗猫，慢品三餐，闲散漫步，
一年四季，一日三餐，一壶清茶，一
缕阳光，写写画画，修心养性。看
开，方得清净；想通，才能从容。心
在何种境界，人便活在何种世界。

人生的两笔，一撇写就前半生
的执着，一捺正在书写后半生的释
怀。舍弃不属于自己的生活，离开
消耗能量的人际关系，像阿强那样，
坚信人品是最好的运气，心态是最
佳的风水。把饭吃好，把觉睡足，悦
纳自己，身心健康，或许这才是生活
真正的意义。

那天，寄走“勇战三秋”的字后，
我在快递盒里，悄悄塞了一片我家门
口枫树上初红的叶子。想着阿强收
到时，或许会想起我们一起在高炮阵
地上，看山间秋色的那些年。那时的
海风，吹拂着我们年轻的脸庞——那
都是人间最难得的“真”啊。

阿强战友
王超（济宁高新区）

冬
张笋（兖州区）

条件一定成熟了
那些雪花准确地，平铺在

那块立着的石头上
就像那位老人，从起身到落座

蹒跚着，并巧妙地
躲避了阻碍

灯熄了，枝干在黑暗中举起
残存的手臂，免于孤单地
承接着，将身上的不舍

抖落在人间

用留白的方式，堆积在那些
小小的土包上。俯身

都能看到厚厚的，完整的
一生

夜
孙晓风（邹城市）

左手清秋右手冬，
半为匆促半从容。
欲招天上一轮月，
共踏明朝露水浓。

大寒
煤山乐天（任城区）

本该是雪花飘舞的日子
本该是地冻天寒
时空却让人无言

路边的枯草好像在问——
为何如此这般

河里的游鱼迷惑了——
这是何时何年

本该是大寒
却似春天般温暖

人生无常情有可原
可是，这天也神经迷乱

飞鸟不由得一声又一声感叹

小寒，大寒，天不寒
是季节错过了时间

还是时间走错了路径
错把冬天作春天

立冬
芦笛（济宁高新区）

黄昏劲吹夕阳残，
白莲入梦终觉短。
不是秋深煮枯叶，
历尽沧雨冬又来。

落叶飞起
张玉环（兖州区）

天凉了，落叶一堆一堆
聚在一起，小声呢喃着

昨天，现在和未来

不打招呼的风
肆意把落叶丢向半空

又甩落大地

落叶被吹得软弱无力
依旧唱着欢乐的歌
顶着狂风，一路前行

冬日的阳光
司新文（任城区）

冬日的阳光
像一位吝啬的君王
他短暂临幸大地

用温热的手，敷衍般
抚过大地的肌肤

却在雪地上，刻下了
两个大字——

希望

初雪
李淑君（汶上县）

轻盈地从我窗前飘落
瞬息融化为水雾，青葱岁月的

情意啊，若隐若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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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月
张小燕（梁山县）

暮色渐浓
月光从窗缝里漏进来

洒在刚写的小诗
像一个圆润的句点

风摇了摇树梢
叶子晃了晃，翩然落下
月光和路灯的光叠加
羽化成暖色调的光圈
我握笔的手，渐渐暖了

街角的咖啡厅
《回家》的旋律从月光里溢出

蛊惑着夜归人的乡愁
我剪下一缕，藏进青花的杯盏

一半恍惚
一半释然


